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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电气专家丁永健教授 谈“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

2017 年 3 月 24 日 - 30 日

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报道

借鉴德国 中国制造业待升级

40 年前，文化大革命结束，高考
恢复。莘莘学子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在 1978 年 2 月，年轻的他踏进了梦寐
以求的大学校园，同济大学材料系成
了他短暂停留的地方。“教育部公派
留学生的时候，在同济搞了一个留德
预备部，所以我在国内学了一年基础
课，一年德语。在 1980 年时来到德国
读本科。”尽管教育部在后来公派本
科生、研究生、高级访问学者和博士
生的摸索过程中兜兜转转，丁永健作
为第一批本科生算是得到了幸运女神
的垂青。“那时候比较顺利。人们说
‘黄埔三期’，算是比较早的。读完
Diplom 之后，在位于慕尼黑加兴的德
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一边工作一
遍读博，差不多 10 年时间。博士毕业
后又去了西门子发电部，再就是意昂
电力集团在汉诺威的分部。前前后后
共 17 年。我是 2002 年到马格德堡应
用技术大学当自动化教授的，到三月
份刚好是 15 年。”

在工业界闯荡 17 年后又回归高

校，似乎是意外，又是情理之中。从
交谈中，外人能感觉得到丁教授对科
研、对教书育人的热情，丁教授也不
否认这一点。如果要说意外的成分，
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读博士选
方向，当时觉得核电是高科技，时髦，
前景还不错，那时候是 1986 年一月。”
那一年月 4，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
事故发生了，也是德国核电的政策天
平左右摇摆的开始。丁教授坦言，回
到学校实际上跟德国弃核是有关系
的，待在工业界做项目虽然刺激性较
大，但行业的前景时常给他带来一种
不安的感觉。“于是就想着不如回到
高校吧，一来有比较稳定的环境，二
来我仍然可以做一些核安全方面的事
情。”在联邦和安全委员会电气分会
当专家委员，用他的话讲，算是一个

“很重要的副业”。他打趣地说：“现
在回过头看，德国 2022 年最后一座核
电站退役了，我的职业生涯也就要结
束啦。这个事情做完，我就退休周游
世界去。”

工业界闯荡 17 载回归高校

话题转向德国“工业 4.0”与“中
国制造 2025”。他说，外界把德国称
为制造强国，中国是制造大国，其实
也是相对的，中国在机床、工具制造
领域已经越来越强；中国的顶尖企业
如华为、海尔也能与世界一流企业竞
争。中德工业的差距主要在中小企业。
“中国民企一来历史比较短，改革开
放才 30 年，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期间，
民企基本上都给关掉了，资本家嘛，
搞得一塌糊涂。改革开放后开始，这
一代人再怎么勤奋努力好学，都只是
一代人，缺少积淀，德国中小企业常
常都是百年老店。第二个原因与中国
经济转型、世界工厂的困境有关，我
们在世界上无法对我们的产品拥有定
价权。只能变相加工，靠加工那就得

以价格战为主，导致往往被迫在质量
上做让步。”

说起中国工业的发展，丁教授似
乎有说不完的话。“我认识一些民企，
他们最后不做工厂了。当一个个以房
地产发家致富为主要手段的时候，就
没人愿意做实体了。我在这里吭哧吭
哧做一年赚了 200 万，你在这个地方
弄两套房子，一年涨幅就超过 500 万，
那我干嘛起早贪黑，求人受气还吃力不
讨好。这也会导致人才外流，我当研发
工程师，每个月挣五千八千，在深圳还
买不到一平米的房子，让我怎么活。”

他介绍德国教研部的科研经费赞
助项目，其中有一些是专门给中小企
业和高校合作用的。一家高校和一家
中小型企业合作，高校帮企业完成因

自身创新能力、资金风险而承受不了
的项目，教研部来帮你承担风险，一
两年内作出一个产品，而后市场化。
他认为，德国的做法或许可以给中国
改善制造业环境提供一定的思路。

从中国工业的现状，谈到工程师
的培养。他举例说，一个蓝牙技术，
得由综合性大学、大研究所或大企业
做出来，而之后，如何把蓝牙技术应
用到各行各业的车间、生产线，就是
如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这样的学校
做的事情。“中国学生到德国读工科，
都跑到亚琛、慕尼黑的名校去，但实
际上德国 60% 的工程师是应用科技大
学培养出来的。大众、宝马的车质量
好，按工程师数量来首，我们应用型
大学有近三分之二的功劳。”

中国制造业环境亟待改善

本期受访者是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电气工程研究
所所长、教授丁永健。他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电
气系，曾任职于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西门子发
电部及意昂电力集团。他是中国田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全
国首套数字化安全仪控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曾担任国际
原子能机构仪控专家，兼任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
委员，是留德华人教授协会理事会成员，此外还是德国
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的副会长。在本期专访中，丁永
健教授讲述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和职业道路的转折，谈到
应用技术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对新一代留德学子的看法
和建议，也不忘对“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这
样的热门话题进行点评。

上图为丁永健教授。左图为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
学电气工程研究所实验室。     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摄

访谈中，丁永健教授谈到了许多
对当代中国留德学生的印象。给年轻
人的建议里，除了选好专业，在行业
内认清自己的角色外，他还重点谈到，
留学生要想清楚走什么路，并早做决
定。“有些年轻人来留学，发现留学
生活不是他所想象的，就要早做决定。
学一年德语，再用半年去周游欧洲，
然后就直接回国。国内机会很多，留
德不是独木桥，回去找个合适的公司，
做软件开发、编程，都可以。最关键
是不要拖着。我看到不少学生，路越
走越窄，读书没有动力，回国又不愿
意，搞公司又没钱，拖着拖着年纪也
大了，学位没拿到，家里也没法交代。
还不如把德国这段经历当作游学，外
语学了一点，总比没有在德国待过的
强，另外对德国文化、风土人情也有
一定了解，就够了。”

“我们这里来了不少本科生、硕
士生，硕士生还没有毕不了业的，本
科生倒是有一些没毕业。讲得不客气
点，懒懒散散，德语不完全过关，听
课听不懂，很快就放弃了。”在丁教
授设想的勤奋中国学生的印象里，学
生是拿着录音笔坐在第一排，即使听
不懂，回家以后也要重新播放两遍。
中国学生抱团，不接触德国朋友，对
学校信息不了解的现象也不少。“比
如说做实验，分组，该分到哪一组都

不知道。本来 3 个人做实验，一个搞
硬件，一个搞软件，一个做记录，短
平快，很好的事情，一个下午 4 个小
时就做完了。错过了后来得补，他做
4 个下午都做不出来。”记者询问丁
教授当年的学习心得，他呵呵得笑着
说自己是普通人，还是走着“课前预
习，课后复习”的老方法，多花时间
学习参考书，觉得行之有效。

完全读书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丁教授说起自己大学时在学生会的经
历。“80 年代初慕尼黑有个台湾同学
组织的学生会，还有一个由印尼、马
来、新加坡华侨学生的会。我还记得
学生会主席叫小邵，他说慕尼黑终于
有大陆来的学生啦，学会打着旗号叫
中国学生会，现在你们才是正统。就
说要让位给我们。”后来，丁永健成
为主席，学会在大使馆支持下也改名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德国应
该是第一个。“蛮有意义的，要跟学
校学生服务中心打交道，借房子（搞
活动），要跟大学外办申请赞助，要
去请校领导来站台发表讲话……这个
让我跟人打交道，了解书本外的社会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人还是需要有一
定的社会阅历和组织能力。现代工业
也是讲究团队的，当初花些时间在这
上面，对我后来在工业界的发展是有
好处的。”

留德不是独木桥
谈教育

谈工业

谈经历

去年 11 月，丁永健教授在柏林
参加中德四部委的联席会议，即德国
教研部、经济部和中国工信部、科技
部，中方 200 多人及德方约 70 人讨论
对接问题。“大家觉得会议很成功。
我接下来要写一个项目申请，做一个
2+2 的项目，由中国一个高校和一家
企业，与德国一个高校、一家企业来
互相配合，共同申请。”

他参与是有关工业标准合作的项
目。届时由中德提出标准后，由 IEC（国
际电工委员会）其他成员国表决通过。
中德在“工业 4.0”方面的核心技术
成果，若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就确

保了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中
国市场很大，比如电动汽车，中国人
决定一个充电接口怎么设置，几千万
上亿量汽车都这么用了，这个力量就
很大，标准化要贯彻实施，你市场大
了，人家就绕不开你。中德是有共同
利益的，所以德方还是很希望与中国
配合。”

目前丁教授的博导项目涉及“工
业 4.0”的网络安全，旨在提高自动
化设备的抗病毒能力。

由他所在的马格德堡科技应用大
学、马格德堡大学、埃尔朗根 - 纽伦
堡大学和 Areva 集团德国分部共同完

成，培养 8 个博士生，其中就有两位
来自中国的学生。回顾自己的职业生
涯，丁教授谦虚地说，“华人教授协
会里比我厉害的大拿们很多，我其实
是个反面教员，说出自己的经历不是
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供年青人参考。话
说回来，我也不觉得自卑，毕竟作为
一个工程师，能够参与当时的最新一
代数字化安全仪控开发（现在已经应
用于世界上几十个核电站），并且参
与中国的第一个全数字化核电仪控系
统设计并有所创新，最后在行业不利
形势下全身而退，致力于教育事业，
也没有虚度此生。” 

浅谈工业 4.0  中德有共同利益

谈合作


